
        
            
                
            
        

    
梁羽生《龙虎斗京华》 第三回　走辽东　学成绝技　擒凶贼　雪了疑冤

柳大娘啊呀一声叫道：“呵！孩子，原来是你！”她怔住了，反而立定下来，暂时顾不 得强敌当前，也顾不得回家援助了。 　　来者是谁？令得柳大娘这样惊讶？原来他就是离开柳家将近十年，后来听说到了辽东， 就再也没有音讯的娄无畏——柳剑吟二十余年前在保定收的大徒弟。 　　娄无畏嗖的一声，拔出烂银也似的长剑，在黑夜中闪闪发光，他将剑一指敌人，即然发 声道：“这几个兔崽子，留给徒弟吧。师娘你先回家去。”他边说，边一脚把罗大虎的小花 枪踢起来，掷给柳大娘，意思是给柳大娘捡起一件兵器，免得空手应敌，因为柳大娘的“断 门刀”在刚才与瘦长老者打斗时，为救险招，早已脱手掷出，柳大娘现在可是两手空空，没 有兵器。 　　柳大娘捡起小花枪，嘱咐娄无畏道：“徒弟，你可得小心。”娄无畏笑笑道：“师娘， 我省得！” 　　娄无畏突然而来，可把在场的人怔蓦了。在娄无畏和柳大娘问答之时，罗五虎先扑上前 来，拖过罗大虎，只见罗大虎已经全无动颤，仔细一看，哎！罗大虎的天灵盖已给来人一掌 击碎了。 　　罗五虎急痛攻心，摆刀便上，想为兄报仇，也想拦阻柳大娘，但凭他怎拦阻得着？他在 罗家“五虎”之中，武功最弱，又早受了刀伤，他这时挺刀猛上，在瘦长老者还来不及援助 之前，只两个照面，就给娄无畏击飞了兵刀，一个扫堂腿，把他的腔骨踢断，他痛得晕死过 去了。 　　娄无畏踢倒罗五虎，刚刚迎上那瘦长老者，而柳大娘见徒侣如此神勇，武功技业远非在 师门时可比，她放下了心，挺着小花枪回家去了。这时家中烟已渐浓，火已渐大，她不能再 缓了。 　　瘦长老者赶上前来，双剑一交，只碰得叮当两声，火花飞溅，虎口竟隐隐作痛，敌人的 腕力如此沉雄，他倒不能不后退两步了。 　　他将长剑一指：“嗖！听你的话，你是柳剑吟的徒弟了？连你的师娘都不是我们对手， 你到这里逞什么好汉？趁早走吧，我们寻仇，不关你的事，趁早走你的春秋大路，我们不加 害你。”他这话可是畏强欺弱，他们这一伙，刚才还对柳大娘说，要拿她的门人子女填补 “利息”！ 　　娄无畏却又怪，他既不应声作答，更不“趁早走春秋大路”，他狠狠地盯了瘦长老者两 眼，然后阴沉沉地笑道：“哦，是你！你会打毒蒺藜暗器，会使达摩剑法，还偷学得几招形 意派的无极剑法。哼！你当我不知道你？走你妈的春秋大路！你想走也不成呢！”娄无畏早 猜疑到这瘦长老者是什么人，他和师门关系甚大，这一亮相，看了他的身法手法，更证实了 他就是以前师父曾遍寻不获的人，娄无畏如何容放得他过？ 　　当下两人各自摆好门户像斗鸡似的，各自圆睁双目，注视对方，蓦地双双扑上，交起手 来！ 　　那瘦长老者早听得罗四虎说过，有这么一个豹子头汉子，曾在湖泊之上显过身手，水陆 两路功夫，便都精妙。如今这汉子又突然在柳大娘危急之际现身，掌击罗大虎，腿扫罗五 虎，身手端的快捷非常，心中不免暗暗嘀咕，心想柳剑吟怎的会有这样一个徒弟！柳剑吟他 没有碰过，可是他却曾和柳剑吟的师弟丁剑鸣交过手，如今看这豹头汉子，可并不在他师叔 之下！ 　　那瘦长老者情知遇着强敌，但他的太极剑法，平生也罕逢对手，他要仗着轻灵的剑法， 来斗斗这豹头汉子。 　　这豹头汉子娄无畏端的厉害，他一交手，便全是进攻的招数，时而太极剑法，时而以万 胜门的刀法化在剑上，斗起来就宛如腾蛇翻浪，处处找敌人的兵刃，刺敌人的要害。那瘦长 老者怕他的腕力沉雄，仗着剑法轻灵，纵高窜低，左躲右闪，展转进退，封闪腾挪，不硬接 娄无畏的招。他只想以小巧之功，乘虚进击，这样斗了半个时辰，竟只见黑夜中寒光闪闪， 全不闻兵器碰磕之声，但这样的打法，可比硬碰硬上，更为危险，谁的身法稍慢，招数稍 漏，便立刻有丧身锋刃，血洒黄沙的危险！ 　　那瘦长老者虽然剑走轻灵，但娄无畏的招数也是虚实莫测，而且更厉害的是，他的剑 法，尽管有好几种家数，但却是以太极法为基础，一式随一式地滚滚而上，如长江大河，绵 绵不绝（按：太极拳又称绵拳，就是因它一式随着一式，绵绵不绝之故）。只要兵刃一被粘 上，那可就得要糟，这样斗了半个时辰，那瘦长老者微微气喘，额沁汗珠了。于是他打了一 个暗号，叫王再越他们围上来，他这回可不能傲慢，也不敢傲慢，竟放弃了他刚才要单打独 斗，不准同伴上来帮忙的“禁令”，要人上来助他一臂之力了。 　　王再越刚才给柳大娘一顿泼风也似的刀法，杀得心惊胆战，现在还未喘过气来。他已成 了强驽之未，何况见娄无畏的剑法，更似乎比柳大娘还强，他惊弓之鸟，虽然硬着头皮上 前，但却只是“不求有功，先求无过”。虽然将双股剑舞得拨风也似，但却只是保卫自己。 他还打算，如果那瘦长老者一落败，他就先跑！ 　　不说王再越这样打算，其他两个汉子，他们更连王再越也不如，他们竟装做看不见瘦长 老者的暗号，站得远远的，有一个则扣着几粒铁莲子装模作样。他们打算，如果瘦长老者打 胜了，他们就说是给他“把风”，如果是打败了，他们就溜之大吉。 　　娄无畏见王再越也围了上来，他可更不客气了，剑法一紧，势如抽丝，绵绵不断，而左 手中食二指，更骈指如朝，竟当点穴撅使用，在剑光撩绕中，寻暇抵隙，找敌人的穴道，他 左手没兵器，可比有兵器更厉害！更难对付。右手是虚实莫测的太极剑法，左手是空手入白 刃的擒拿法中的点穴功夫，而且他早看出王再越不敢硬上，他可专门对付那瘦长老者。又斗 了半个时辰，瘦长老者可更难对付，他一拔足，便要落荒而逃，可是娄无畏怎肯放得他过， “龙蛇疾走”，剑走轻灵，一剑就直奔他的脑后。瘦长老者本能地一横身子，回剑挡招，娄 无畏的太极剑“妙手摘星”，当的一声，已搭上了敌人的兵刃。 　　娄无畏的剑一搭上敌人的兵刃，随手一带，那瘦长老者的长剑，竟倏地脱手而飞。说时 迟，那时快，娄无畏扑地便欺身直进，瘦长老者惊魂未定，顾不得遮拦门户，竟被娄无畏疾 风也似抢入怀中，左手二指电光石火地向胁下只一点，便连喊声也发不出，斜斜后倒。娄无 畏也不容他倒地，伸指平掌，左掌在他背后一按一旋，便把瘦长老者平举起来。那瘦长老者 也不哼一声，原来是给娄无畏点中了“晕眩穴”；竟像死人一样，不会动了。被点中了“晕 眩穴”如果得不到解救，可要过六个时辰，才能自己醒转。 　　“把风”那两个家伙，在瘦长老者后退时，早夹着尾巴逃走了，王再越在娄无畏追击自 己的伙伴时，还想提剑上前暗袭，希望能取得前后夹击之势，但娄无畏去势太疾，他还未赶 上，已见娄无畏把瘦长老者平举起来，一旋身，刚刚和他对个正面。王再越只吓得“三魂去 了二魂”，“七魄仅余一魄”，他哪里还敢上前，急旋身，轻点地，一跃就跃出两丈开外， 他也一溜烟地跑了。 　　娄无畏本不想放过王再越，但他托着老者，王再越又已先跑，他要在后追，纵追得到， 也要追一些时候。而且他也看出王再越的轻功，不过仅逊于他而已。但他因心悬师门安危， 不能前追了。他只抢上前两步，便蓦地收剑入鞘，右手一探，探出两枚不到五寸长的小匕 首，脱手化为两点寒星，遥遥向王再越掷去，当下依稀听见王再越呵呀一声，大约是中了一 枚匕首，可是又好像伤势并不很重，因为王再越还是拼命地跑入柳林去了。 　　敌人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广场空寂一片。月落星沉，夜残风冷，沾水鸣咽，一场 虎斗龙争，如今只剩下娄无畏在发着胜利的微笑。但他的事可还未完，在广场后边，师门已 是火焰冲霄，师母回去不知是否得手，他托着敌人，又要急急地赶回去了。可是，他却突地 迟疑一下，先把那老者立在地上，右手在老者怀中搜索，好像拿出了一些什么东西，随手往 自己怀中一塞，然后又匆匆朝着火光跑去。不出他的所料，这时师母们果然还未脱险，还在 相持。 　　这瘦长老者是谁？且先在这里交待一下，读者诸君也许还会记得，在二十余年前，曾有 两个伪装采花淫贼的蒙面夜行人，引诱柳老拳师的师弟丁剑鸣在索善余家中打斗，布下陷 饼，使丁剑鸣入了圈套。也就是为此，丁剑鸣才和形意门的钟海平不和；也就是为此，丁剑 鸣才弄到后来和师兄分手的。这两个家伙，以前也交代过，都是清宫大内的头等卫土，一个 使判官笔的叫胡一鄂，另有任务，没随同前来。一个使剑的叫蒙永真，便是当晚和柳大娘娄 无畏交手的这瘦长老者，他曾偷学过几手形意门的剑法，可是他却是嵩阳派以前第三代掌门 张青渠的叛徒。 　　丁剑鸣保护的贡物，不是他们劫的，劫贡物的另有其人。可是他们却另有阴谋，他们的 主人怕柳剑吟北上调解成功，破坏了他们拆散武林团结的计划，因此才叫他们趁这次浑水， 故意弄得扑朔迷离的。而蒙永真便正是这次来夜劫柳家的领袖。 　　柳林中打得凶，柳家中也打得凶，而且在柳林中战斗结束之后，柳家中还在苦苦相持。 原来蒙永真率领了罗家四虎等一大批人前来夜劫柳家，他的策划是这样的，先以江湖令帖调 柳大娘到柳林中单打独斗，然后再拨一批人去毁柳大娘的家。他知道柳大娘难对付，而柳家 的子弟门徒却不放在他的心上。于是他就调拔罗大虎、王再越、罗五虎等好手去缠斗柳大 娘，而以次一等的好手罗二虎和罗四虎率领其他几个人去对付柳家的子弟门徒。自己则在广 场两边策应。也正是因此，杨振刚等人才能一直支持到柳大娘回来，否则早就给他们毁掉 了。 　　那一天晚上，留在柳家的有四个人：柳大娘的女儿柳梦蝶、侄儿刘希宏、门徒杨振刚和 左含英，这四个人的心情又各自异样，刘希宏有点战战兢兢，他的姑姑叫他来“助刀”，在 他心目中，就是柳大娘已把看守家门的重责放在他身上，如果一有疏虞，那如何对得住姑姑 和姑父？杨振刚则是焦虚已，大师兄不在这里，他就应负起担当师门安危的重责，刘希宏虽 是柳家的至亲，但到底是“外人”——不是太极门的人啦，在杨振刚心中，他只是来“助 刀”的，而“大梁”可得自己挑，至于柳梦蝶则心中充满兴奋，但可又有一些惶恐，她今晚 将要第一次和外面的“江湖人物”交手了，“第一次”啦！什么事情都是“第一次”的最新 奇，令人最兴奋的。柳梦蝶就正是这种心情。左含英虽然也兴奋，但可又有点担忧——担忧 他的师妹会受伤或者给人捉去。 　　他们心情各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就是大家都怀着等待“暴风雨”的心情。“山雨 欲来风满楼”，一点声音，一些疑迹，都令得他们紧张，令得他们疑虑。 　　当晚他们的防备计划是，推一个人在屋顶巡风，其他三人则要紧靠在屋里。杨振刚和刘 希宏都争着要至屋顶“巡风”，争了许久，是由杨振刚担任，因为杨振刚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们太极门的事，做弟子的可得担当重责，刘兄，你还是在家中多照顾他俩吧。”他的说 话本来无意，可是刘希宏听了“有心”！“噢，你可是还有门户之见，还是怕我万胜门的人 担当不起风浪！”他心里的说话虽没有说出来，但可有点悻悻然了。 　　杨振刚在屋顶上守了许久许久，敌人终于来了。敌人来的时候，也正是罗大虎等在柳林 现身，缠斗柳大娘的时候。最先现身的是罗四虎，他使着一对峨眉分水刺，蓦地从柳家屋后 跃上，淹上前来，待杨振刚发现时，他已到了身后了。 　　杨振刚急地一声胡哨，跟着喊道：“贼人来了。”正在其时，罗四虎已和他交上了手， 另外又有几条人影奔来，他想跃下屋子去，和师弟妹们会合在一起，照原定计划——发现敌 踪就联合在一处抗拒敌人，屋子窄，敌人来的不能太多，他们联在一起，看情形，能斗则 斗，不能斗也可抵抗一些时候，或者等柳大娘回来，或者等到天亮，就有办法了。 　　但杨振刚竟不能照原定计划撤下去，因为罗四虎的峨眉刺，已挡住了他的退路。 　　罗四虎使的分水峨眉刺只有一尺多长，每枝峨眉刺有个三角尖子，两根兵器就共有六个 尖子，极为锋利。分水娥眉刺原是便于在水中打斗的兵器，而今罗四虎练到能水陆两用，也 很不容易了。因为分水娥眉刺尺寸很短，武林中有句话说：“一寸短，一寸巧。”若能以短 兵器与敌争锋，其人武功必甚灵捷巧妙。 　　杨振刚的太极剑也得了乃师真传的十之六七，与罗四虎本是功力悉敌，但他对阵经验不 多，又不懂得破峨眉刺的招数，竟反为罗四虎的双刺克着，他只能使出本门剑法，随势屈 伸，护着要害。但其时又已有几条人影，在屋面上疾驰而来，如果杨振刚还脱不了身，那就 可要糟了。 　　杨振刚正在着急，忽然在屋子里又窜上一个人来，嚷道：“杨兄，不要害怕！小弟来 了！”那是刘希宏，他提着断门刀窜上来了。杨振刚听了皱皱眉头，很不高兴，他的不高 兴，是因为刘希宏竟然以为他是“害怕”了。 　　刘希宏原是分配在屋子里照顾的，可是他却故意窜上房来“露一手”，好叫杨振刚瞧瞧 他的万胜门刀法，也并不会比太极门差，他还是记着刚才杨振刚的话，自己也存有为本门争 胜的心理了。他可不记得，自己姑姑和姑父，原就是一家，“万胜门”和“太极门”结了 亲，这还有什么分法？就因为杨振刚和刘希宏这一无心争气，以后两人的感情就一直弄得不 很好。而就在那晚，也几乎陷左含英和柳梦蝶于危。 　　刘希宏一窜上来，对方的帮手也到，竟然来了五个人，五人中分出两人来截刘希宏，其 他三人，就窜下柳家去了。 　　那窜下的三人，一个是蒙永真的徒弟，两个是罗大虎的徒弟，武功也自不弱。他们一跃 下去时，就和左柳二人斗了起来。 　　柳梦蝶是策一次交手，和她交手的是一条壮汉，足足高她一个头。她左拦右挡，使出本 门剑法，竟然没有落败。她一高兴，觉得打斗原来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觉得自己原来 竟有些“能耐”了，她心雄气盛，就想打倒这条大汉，剑光辉霍，使起了进攻的招数来。 　　哪知太极剑法，讲究的原是以静制动，“敌不动，己不动；敌一动，己先动！”讲究的 就是因式破式，制敌机先，争取主动。若非功夫已至炉火纯青，很少一开头就出手猛击敌人 的。柳梦蝶这一出手，反而给敌人觑了破绽。 　　柳梦蝶剑锋一起，“举火镣天”，原想上刺敌人咽喉，哪料敌人却正用到篙阳派达摩剑 法中的“定阳针”招数，抱剑一立，容到柳梦蝶剑锋递到，那壮汉突然一退步，左脚斜蒋， 右手剑由“定阳针”一变而为“高探马”，向柳梦蝶的右耳门猛地刺来。柳梦蝶救招不及， 身子急急后退，可是敌人己跟上左脚，一个“喜鹊蹬枝”，脚尖竟踢在柳梦蝶的膝盖骨之 上，柳梦蝶初临大敌，骤遇险招，给他踢中，竟定不住身形，一个翻身，跌出五六步外！ “咕咚”一声，好像跌得很重。 　　壮汉急跟踪直上，待要乘危进袭，不料忽地几点寒星，几枚钱镖挟着劲风，猛地袭到， 原来柳梦蝶在跌倒时，早扣好了几枚钱镖，使出剑底打镖的本门绝技。当下只听得壮汉“呵 呀”一声，急急退后。 　　相距既近，柳梦蝶的金钱镖又几乎尽得乃父真传（只是欠些火侯而已），敌人如何能够 逃避？还幸那壮汉也并非庸手，寒风一到，便剑护上盘，“彩凤舒翼”，剑向左右展开，把 取上中两路的钱镖打落，可是取下三路的镖，就不能躲过了，正在他拧身后旋的时候，腿弯 就正中了一枚钱镖，马上“出彩”（流血见红），他仗着身体结实，踉踉跄跄地冲出几步， 幸而没有跌到。 　　那边厢，可把左含英急个要死。他边打边偷瞧师妹，一见柳梦蝶被敌人踢中，口不禁呵 呀一声，忙托地一跳，要去救援。但对手两人，如何容得左含英脱出圈子，一个手使软鞭， 一个手使摈铁杖，都是长兵器，早分两翼抄住了左含英，左含英越急就越遇险招，他的剑几 次几乎给软鞭夺出手去。 　　正在危急之时，忽见屋顶上像断线风筝似的，一个随着一个飘下庭心，杀人屋内。头一 个是刘希宏，第二个是杨振刚，第三个是罗四虎，其余几个就是罗四虎带来的人。 　　原来在屋顶上截住刘希宏那两个并非好手，他们还是罗四虎的晚辈，给刘希宏一顿拨风 刀法，竟冲得连连后退，刘希宏几纵就跃到杨振刚身边，举刀一冲，罗四虎不能不斜退两 步，腾出兵刃，应付急袭，于是杨振刚的围解了。 　　杨振刚青钢剑一举，脱出圈子，急喝道：“刘兄！下去！下去！救师妹们要紧，你怎的 撇开他们了？”刘希宏哼的一声，心想：上来救你还不承情，反倒怪起我来了？可是留那两 个未有经验的孩子在下面也的确是危险，尤其柳梦蝶是自己的表妹，万一有什么闪失，自己 如何敢见姑姑？于是刘希宏闷声不响又跃下去了，他让杨振刚断后。再施展万胜门刀法，去 救左柳二人。 　　刘希宏一到，就杀近左含英身边，刀光闪闪，便径向那个使软鞭的剁来，那个汉子，好 不溜滑，一迈步，刷地一软鞭便向刘希宏的断门刀缠来，他的软鞭是长兵器，刘希宏的断门 刀是短兵器，他要近攻，敌人却能远袭。刘希宏的刀竟给软鞭缠个正着。 　　敌人大喜，急一抽手向怀里直带，想把刘希宏的刀夺飞，把刘希宏摔倒。哪知刘希宏的 功力比他深得多，万胜门的功夫是内外两功同时并进的，刘希宏尤以外功见长，劲方充足， 下盘极稳，他是故意将计就计，让敌人的软鞭缠着自己的兵刃。到敌人用力向怀里带时，他 一蹬双足，“力堕千斤”，竟然纹丝不动。他便乘敌人一使劲之时，反握着刀柄，也用劲向 自己怀内一带，和敌人硬碰硬地较劲。这一下，立见真章，敌人给他一带，竟收不佐，踉踉 跄跄地直跌过来，直被刘希宏扯到跟前。刘希宏顺手就一刀背猛地打中他的肩膊，敌人只痛 得“呵呀”一声，撒鞭仆地，跌了个“发昏章十一”！ 　　时机急迫，不容追敌，其时杨振刚和敌人都已先后纵下庭心，刘希宏急忙与杨振刚会 合，和左含英柳梦蝶联在一起，躲到墙边，依着原定计划，靠墙应敌，好减少后面袭来的危 险，那给柳梦蝶钱镖打伤的壮汉，还待阻拦时，早已给杨振刚一连几剑逼得手忙脚乱，更给 左含英乘虚一脚踢翻，骨碌碌滚出了好几步！左含英今晚几次遭危，正一肚子气，所以就在 师兄逼得敌人手忙脚乱时，乘机踢倒敌人，出出鸟气。 　　杨振刚刘希宏和柳梦蝶左含英会合之后，四人联成一体，靠着墙壁，三柄长剑一单刀， 近拒敌人，远挡暗器。柳梦蝶还偷空放钱镖，袭强敌。这一来实力大增，敌人竟奈何他们不 得，屋子里地方狭窄，不能围攻，最多只能上五六个人和他们混战，在混战中，外面的暗器 又不能打进来，恐怕误伤了自己伙伴；若前面的人退后再放暗器时，又给他们的刀剑纷纷碰 落地面。因此杨刘等四人虽危实安，强徒竟无从得逞。 　　但强人并非愚笨，他们又想出了歹毒的一手：放火！他们在屋后就放起火来。他们的用 意是用火攻，逼得杨振刚等人非往外窜不可，一往外窜，他们就可以截开围攻，也可以用暗 器突袭。 　　烟渐浓，火渐大，烟雾迷漫，竟呛得屋内的人连连咳嗽，眼睛也熏得流出泪水。杨振刚 气得连连挥剑，大怒骂道：“你们这些贼人，无耻之徒，要就真刀真枪见个高下，干吗竟集 众群殴，还放野火，你们可还要不要脸。” 　　罗四虎捻须大笑：“小伙子，火光还未冲天，你的火气倒冲天了！很好！很好！等一会 自然有人和你动真刀真枪，怕你们逃到哪里去。” 　　话还未了，猛听得一声冷峭的女声在背后应声嚷道，“不见得！还有俺在这儿，必然叫 好朋友不失望，打得这样没味。”人随声到，倏地一股急风袭到，罗四虎吃了一惊，未敢回 头，先行躲闪，霍地横身，向旁一跃，然后愕然回顾，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哎！怎么会是 她？竟会是给自己的弟兄在柳林缠斗的柳大娘。难道那么多人围攻她，她还能逍遥走出，那 些人呢，又怎么不见追来？而且更令罗四虎吃惊的是柳大娘手中拿的兵器。竟不是她赖以成 名的五虎断门刀，却是自己大哥闯荡江湖的独门兵器——精钢点穴的小花枪。 　　罗四虎怒喝一声：“臭婆娘，你怎还有命回家？我的大哥呢？”柳大娘赚然大笑：“你 的大哥，你的大哥在这里，他送给我他的兵器，外加一颗头颅！” 　　罗四虎一听，心中怀疑不定，情知凶多吉少，但事已至此，也不能不拼命了，他一摆峨 眉分水刺，猛狠狠地直向柳大娘冲击，他咬牙怒骂：“叫你有命逃回家来，也没命逃出家 去！” 　　他想要柳大娘的命，没想到柳大娘可更想要他的命，小花枪一挺，便如蚊龙出海，巨蟒 盘枝，挑、抹、冲、刺、敲、击、截、搅，翻翻滚滚，抡得这杆枪倏暖带风，罗四虎休想递 进招去。 　　罗四虎大惊：这婆娘好厉害！忙地一声胡哨，打个暗号。罗二虎便猛地从屋子里窜上 来，一摆厚背金刀，与罗四虎双战柳大娘。这一来，罗四虎的压力固然减轻，杨振刚刘希宏 他们所受的压力也减轻了。 　　柳大娘花枪一挺，喝一声：“孩子们冲呀！”她挺枪开路，杨振刚刘希宏挥刀舞剑双双 掩护左含英柳梦蝶二人，夺路上屋。一股猛劲竟给他们冲出去了。 　　一路打得翻翻滚滚，可是打到外面的大堂时，他们却又打不出去了。 　　一到大堂，地方较为舒展，柳大娘等五人，竟给敌人截开来围攻了。敌人方面仍然是由 罗二虎、罗四虎两人缠斗柳大娘，另外的人则和杨振刚等四人混战。这一来形势恰恰变成相 持的局面，柳大娘等冲不出去，强人等也杀不进来。 　　柳大娘的万胜门最擅长的是刀法，但凡是武林名家，十八般武艺，总会通晓。何况柳大 娘见多识广，哪有不懂用枪之理。她将枪一摆，倏倏带风，以小花枪而使出“金枪二十四 式”的大枪招数，枪缨乱摆，枪尖乱颤，斗起来就宛如腾蛇翻浪，格过峨眉刺，荡开金背 刀，还不时还招进击，打得地转天旋。但话又说回来，用小花枪到底不是她本门的绝技，她 不能像罗大虎一样，既可以用作点穴撅，又可以用作虎尾棍，使起来就不能尽量发挥小花枪 的精妙招数。何况她在柳林中屡逢强敌，苦斗多时，如今已是鼓着最后的一股劲和强徒拼 斗，她已是强驽之未了。但饶是这样，她威风犹在，“金枪二十四式”仍然无暇可乘，她杀 不出去，罗二虎和罗四虎可也不能胜她的招，只能像走马灯似的团团厮杀！ 　　其时火光已上冲霄汉，火舌已横卷过大堂来了。柳家房舍己完全被烟雾火焰所包围，只 听得四周梁摧栋折之声，夹杂着刀剑相击的声音。烟雾迷漫，人影绰绰，在火场中大家作舍 死忘生的拼斗，大家给火烟遮服，火气攻心，已打得有点昏乱，竟然不知谁要冲出去了， （敌人仍是死死不肯退出。）如果这样再打下去，不消半个时辰，就会玉石俱焚，同丧火 窟！ 　　就在这烟雾迷漫之中，猛见一条人影，穿入烟雾，而且还托着一个人，突地扑入火场， 烂银长剑在火影里一闪，就疾如劲风，直向罗四虎刺去，四虎、二虎急急后退，凝眸一望， 这人竟是前日在湖泊交手的豹子头汉子，左手托住那人，竟是他们的领袖瘦长老者蒙永真， 罗四虎惊叫一声，急急就向火场之外冲击，连头也不敢回，望也不敢望。这个豹子头汉子， 曾使他在湖泊之上吃过大亏，还给他追出十数里水面之遥，仗着水性纯熟，这才逃了一条 命，锋镝余生，至今犹有余悸，他如何还敢再迎击这豹头汉子？只有罗二虎还不知厉害，欺 他只有一只手使兵刃，还待上前应敌，夺回他们的首领，哪知才一交手，给他烂银剑一碰， 直碰得手腕也有些酸麻，那豹头汉子更不容他稍缓，剑锋乘势直上，“李广射石”，如“白 虹贯日”，直刺向他的咽喉，他呵呀一声，拼死斜斜地横跃出去。哪料身形未定，恰恰又碰 上杀气腾腾的柳大娘，柳大娘更是心狠手辣，小花枪“白蛇吐信”，一刺一搅，在罗二虎的 当胸猛刺一枪，大喝一声。“倒！”枪尖抽出时，罗二虎已经一缕鲜血，如喷泉一样直喷出 来，倒在火场之中，再也不会动颤了！ 　　这一来，敌人纷纷逃命，在忙乱中又给刘希宏和杨振刚各斫倒一个。还待追时，己给柳 大娘和来人喝住，他们拼斗半夜。已没心思再追敌人了。 　　天将破晓，曙光朦胧，人光耀目，他们跃出了广场中，只见柳家已全被火光所吞没了！ 　　柳大娘、豹头汉子和柳家子女门徒，在杀退敌人之后，都已聚集在广场之中。杨振刚借 火光一看那豹头汉子，不禁高声欢呼：“呵！师兄，原来是你！” 　　柳梦蝶也同声喜叫：“妈，这位就是前天在湖泊之上援救我们的好汉！”她话声未完， 已给柳大娘拉过去叫她行礼，说道：“连大师兄也不认识？你小时候他还抱过你！” 　　其实这可怪不得柳梦蝶，娄无畏离开柳家时，她还不过五六岁，所以那天娄无畏在湖泊 之上给他们解围时，她好似依稀在那里见过，但却怎样也记不起来。至于左含英，那更不用 说了，他是在娄无畏离开柳家几年之后，才带艺投师的。 　　当下师兄师妹等重新行过见面礼。只乐得柳大娘呵呵大笑：“俺有了你这一个徒弟，俺 家虽被强徒所毁，也值得了！哎，孩子！这次的事可全亏了你！” 　　娄无畏正待过去和师娘谦逊一番，不料柳大娘笑声未停，语音方歇，竟突地一交跌在地 上，爬不起来了。 　　原来柳大娘在柳林之中和强敌打斗了半夜，又鼓着余勇回到家中和罗二虎、罗四虎拼斗 了如许时辰，早已精疲力竭！而且更致命的是，她给罗大虎以小花枪点穴，虽未正正点中， 但却也受了内伤，当时她仗着功夫精纯；为着要救女儿，这种由于简亲天性所迸发出来的一 股勇气，直支持到完全扫荡强人，脱离险境。现在苦斗已过，紧张的神经猛地松懈下来，这 一笑，立刻觉得百骸欲散。地转天旋，眼前景物模糊，一切如梦如幻，柳大娘已再也支持不 住了。 　　柳大娘这一仆地不起，可吓坏了在场的人。柳梦蝶首先扑过去扶起母亲，见柳大娘已双 眼紧闭不会说话，不禁放声大哭，其余的人也都围上前来，满怀焦虑。娄无畏仔细端详了一 下柳大娘的面色，安慰众人道：“大家放心，师妹，你也不必这样哀痛，师娘坏不了。”她 这是过劳所致，休息一回就会好了的。他可还不知道柳大娘已受了内伤。 　　当下大家聚议一番，决定先将柳大娘拉到刘希宏处救护。刘家就在邻村，顺水撑舟，只 半个时辰，就可赶到。至于救火以及善后，则留下杨振刚办理。 　　救火的事易办，当晚火起时，本来就有乡民出来准备援救，但给强徒一顿恐吓吓回去 了。金鸡村的人和柳家的感情一向很好，这晚谁也提心吊胆的没有熟睡，等振刚一喊，自然 大家都会出来帮忙。 　　柳大娘的事，可就没有这样易办了，扶她上了小舟，她兀地不醒，娄无畏教柳梦蝶给她 推血过宫，她还是兀地不醒。但她可还有呼吸，还有脉搏，大家也就放了一些心，索性让她 先休息一回再算。 　　小舟中本来就很狭窄，现在坐了刘希宏、娄无畏、左含英、柳梦蝶四人，还要安置柳大 娘，大家已感相当拥挤。偏偏娄无畏还把那瘦长老者也要安置进来。柳梦蝶不禁叽咕道： “师兄，还带这个累赘干吗？一脚把他踢下泊心吧！”娄无畏睨她一眼道：“这如何使得， 这人关系极大呢！我就是冲着他来的……”当下众人都露出惊讶之色，要求娄无畏说明原 委。 　　列位看官，娄无畏这样突然而来，恰恰赶上“波翻水泊”，“剑护师门”，这到底是怎 么一回事？且先待在下在此交待一下。 　　娄无畏本是保定近郊一个佃农的儿子，六七岁时就被柳剑吟带在身边学技，后来便跟着 柳剑吟来到高鸡泊里的金鸡村。从此柳剑吟就“闭门封剑”，一心传授娄无畏丁门太极的绝 技。（见第一回）到了娄无畏二十岁时，已经在柳家学了十三四年，不但太极门本门的武 功，得了柳剑吟真传的十之八九，就是万胜门的武功，也从师娘刘云玉处学了许多。他虽年 纪轻轻，已是兼擅两家之长，就算在江湖上的成名人物中，也不易寻见了。 　　柳剑吟虽隐居水泊，但可尚有雄心。他自己因与师弟闹翻，满怀凄怆，不愿到江湖道上 闯荡；他却愿自己的徒弟继承衣钵，到外面去闯闯“万儿”，好叫人知道柳剑吟还能调教出 这样一个徒弟。因此在娄无畏二十五岁那年，特选了一天“吉日良辰”，郑重地把娄无畏叫 到跟前，把以前太极丁吩咐的话，照样吩咐娄无畏，要他记着不能替满洲人做事；在江湖道 上行走，也应记着除暴安良的明训。未了还吩咐他，有机会的话，不妨到保定去见见师叔丁 剑鸣。 　　这十年来，娄无畏有依从了恩师的吩咐的，也有不依从恩师吩咐的。依从恩师吩咐的 是：绝不做满洲统治者的奴才，在江湖上行侠仗义；不依从恩师吩咐的是：十年来他竟没有 去找过师叔丁剑鸣，他的悲痛身世，他自己从未忘怀，他痛恨“索善人”害得他家破人亡， 而还顶着个“善人”的称号。他恨“索善人”，因此也就连带不满自己师叔和索家来往。他 当然不愿去找丁剑鸣。 　　但娄无畏到底是愤愤不平，对伤心身世，无日或忘。他把一腔愤怒，满怀抑郁，都发泄 在对满清的统治者，和帮助满清统治的官吏上，因为他认为满清的统治是树根，“索善人” 等不过是凭借大树的藤蔓。 　　这样在娄无畏出了师门之后不久，就给江湖上一个秘密团体拉了去。这个秘密团体叫做 “匕首会”，专门以最激烈的手段，暗杀贪官污吏。以前在太平天国起义时，“匕首会”也 曾是影响过太平天国的外围组织，也曾在太平军围攻上海时，举行过暴动，后来太平天国失 败了，“匕首会”人物就给搜捕得不能露出面来，成了“黑字号”的人。可是“匕首会”仍 然是坚持着暗杀的手段。京戏里“铁公鸡”所演的“汉祥刺马”——张汉祥刺山东马巡抚的 故事，张汉祥就是“匕首会”中的人，后来在四川做盐袅，最后又以匕首去刺杀了仇人的。 　　娄无畏满心以为凭着自己一身功夫，总可以杀一两个贪官污吏出出气，甚或可以达到令 “胡虏”寒心，激发起民众反抗满清的目的。 　　谁知事与愿违，用激烈的暗杀手段，非但不能成功，反而越弄越糟了！那些旧小说中， 侠客夜入抚衙，取贪官污吏首级于不知不觉之中的描写毕竟只是“小说家言”，事实可并没 有那么容易！越是贪官污吏，他们就越发警戒得严密，有弓箭手，有当时初从外洋买来的火 器，虽然那些火器远不及现在的枪械，可也不是血肉之躯所能抵挡。加以贪官污吏的府第官 衙，又都是“曲径幽深”，“重堡垒户”，就算你有“飞行绝迹”的功夫，也不容易找到 “正点”（目的物）；何况轻功最厉害的人，也不能到“飞行绝迹”的地步！如果等贪官污 吏出巡时来实行暗杀，在白日青天之下，警戒森严之中，要下手是非常非常之难的一回事。 　　但也不能说，暗杀完全不会成功，偶而也有趁着适当的机会，刺杀到一个贪官污吏的 事。可是那结果却只有更糟！譬如娄无畏吧，他参加了几次暗杀都没有成功，反几乎都丢了 性命。这且不说，有一次他和几个同党在闹市之中，侥幸刺杀了一个知府，但也赔了两个同 党的性命。娄无畏仗着武功精纯，人又机警，逃是逃得脱了，可是就在他私庆生还，手刃贪 官的时候，消息传来，令他捶胸痛哭，痛不欲生！ 　　你道他为什么这样痛苦？原来就在知府被刺杀后的第二天，官府便立刻大搜疑犯，正式 的匕首党人，当然早已闻风远避，可是他害苦了老百姓！无辜被捕的竟达百多人。而且不到 三大，新知府又放来了，新知府可比旧知府还要毒辣，被捕的“嫌疑犯”，许多被无辜地处 决了，统治的手段来得更严密厉害了。暗杀的结果，并没有给民众带来好处，反而给民众带 来了更深的苦难！暗杀的结果，只是鲜血加上了鲜血！ 　　而且从此，娄无畏们给追捕得更紧了，官府之中，也有的是武林叛节之徒，精通技击之 士。好汉斗不过人多，以一个秘密会党之力，如何斗得过整个满清的统治。弄至后来，娄无 畏等亡命江湖，席不暇暖，又要转移住处。终日凄凄惶惶，提心吊胆。娄无畏健硕的身躯， 也渐渐消瘦了。 　　有一天晚上，娄无畏已远避至热河西北，就住宿在燕山山脚的一家小户人家，（那人家 也是“匕首会”中一个不出面，专做窝藏人犯的小党羽）晚间听燕山的野兽嘶鸣，松涛过 耳。不觉绕室而行，思潮起伏，不是“为谁风露立中宵”，而是想着自己的身世和今后的出 处，想着，想着，不觉对“匕首会”所采的暗杀手段起了怀疑，但又不知道除了暗杀还能采 取什么手段？这样，思想打了一个一个的结，苦闷加上苦闷，正在枯惶无计之琢，猛所得有 人轻敲窗户之声。娄无畏急地一跃而起，正待穿出窗户，忽听得窗外有一个苍劲低沉的声音 道：“红花绿叶是一家。” 　　娄无畏怔了一怔，便即接声问道：“什么时候结的果？什么时候开的花？”那苍劲声音 又悠然而起：“八月十五结的果，正月十五开的花。红花绿叶相辉睐，志士仁人是一家！” 娄无畏将手一拍，哈哈一笑，只见一个白须老者，跳入室来，刚才那几句问答，便是“匕首 会’中人相认的切口（暗语）。 　　娄无畏定睛注视那个老者，只见他身上只穿着一件蓝布大褂，还披襟迎风。其时已是初 冬十月，北方皆寒，看他一把苍白的胡子，怕不有六旬以上年纪？还能这样耐冷，其人必有 精纯功夫。可是娄无畏左思右想，却总想不起“匕首会”中有这样一个老前辈，而且连听也 未听人说过。 　　那白须老者看娄无畏呆呆的神情，微笑问道：“你是‘复’字辈？”娄无畏垂手答道： “正是‘复’字辈。敢问前辈如何知道？”那老者笑道：“你不知道我，我却知道你。你可 知道‘匕首会’中当年开山的三老之中，有一个叫做云中奇的？” 　　娄无畏微微一震道：“莫非你老就是云中奇老前辈？”原来“匕首会”中以“金鸥复 固，汉族重光”八字，排列班辈。云中奇是“金”字辈的人，据说当年因暗杀了一个贝勒 （皇家子弟），被四处搜捕，曾一晚之中，连斗四个清宫卫士，而且杀了其中三人，之后就 飘然远行，不知踪迹，会中传说纷纭，大多数认定他不知流落何方死了。想不到今晚却在此 露面。 　　当下娄无畏再重新施礼，然后请问来意，才知云中奇的确是冲着自己来的。云中奇说， 他当年被清廷搜捕，偶因机缘，认识了一位关外的朋友，跟他逃亡到了辽东。那位朋友是个 奇人，他一见面就不赞成“匕首会”的暗杀做法，云中奇和他谈了一天一晚，为他折眼，不 禁嗒然而废，因此就索性再不回到“匕首会”来。可是他和那位朋友，并不是“无所为” 的，他们还有雄心，还待伺机而起。这几年来，他听说“匕首会”又有一位少年俊杰，而且 是太极名家的嫡传弟子，武功甚为了得，气度也很不平凡，在“匕首会”中担当了好几次危 险的任务。他听了心中很不以为然，觉得“匕首会”这样做法，很可能牺牲一个杰出的少 年。后来又听得娄无畏也因暗杀失败，而被搜捕，走上自己的老路，到处逃亡，心中更是可 惜，因此便立心来找他，叫他也到关外去。 　　娄无畏听了，半晌沉吟不语，忽然抬起头来，眼睛闪闪生光，问云中奇道：“老前辈也 可能将那位‘奇人’的话说给弟子听听吗？不用暗杀，又该用什么呢？” 　　云中奇又哈哈笑道：“我知道老弟必然有此一问，也该有此一问！”于是云中奇叠着手 指，对娄无畏说出当年那位奇人对他所说的那一番话…… 　　云中奇道：“我见着他的时候，是在小兴安岭之中，他教我看了一幕奇景：小蚂蚁和大 白狼打架。”娄无畏不禁奇异地问道：“蚂蚁怎能和白狼打架？” 　　云中奇笑道：“就是！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我也不相信。那天只见小兴安岭中，满山 都是黑蚂蚁，有几只大白狼，大约是离群走散的，大约是走得疲倦了，就随便在林荫之下稍 作休憨，哪料到就只是一会儿工夫，便给蚂蚁群包围起来，黑压压的一大片，又像黑色的波 涛一样，直把那几只狼都淹没了。那几只狼给咬得满地打滚，蚂蚁固然死了不少。那几只狼 可也逃不了，‘黑色的波涛’如影随形，直卷过去，不过片刻，就只见黑色的土地上只剩下 一大堆白色的狼骨头。” 　　类无畏吐吐舌头道：“小蚂蚁也这样厉害？” 　　云中奇道：“就是！幸亏那天，我们是在蚁阵之外，在离开它们‘打斗’之处很远的一 棵大树上观看，但饶是这样，可比‘隔山观虎斗’，还要触目惊心！” 　　云中奇歇了一歇又说：“我的朋友教我看了这幕奇景后就道：‘一只蚂蚁只消一只指 头，稍微用一点力就可捺死。但一大群蚂蚁，可就有这么大的威胁，蚂蚁合群起来，已有这 么厉害，何况万物之灵的人？’” 　　云中奇说到这里，便直点题目，答复娄无畏刚才的问话：“老弟，就是这样，那位奇人 对我说：凭几个人的武功本领，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推翻一个根深蒂固的皇朝。用 暗杀吗？杀了一个贪官，还有无数贪官，何况未必暗杀得着。试看历史上，哪一件轰轰烈烈 的事，不是一大群人才能干得出来的？远的不说，近的如明末李闯王的起义，以及我年轻时 候还经过的太平大国起义，一大群农民也就像‘黑色的波涛’一样淹没了大地。他们虽因犯 了错误，不能成功，但到底是摇动了帝皇统治的根基。这岂不比我们要东躲西闪地实行暗杀 来得强。” 　　娄无畏听了，沉吟半响不语，眼睛凝望夜空，就好像思索一件难于解决的问题。思索了 好久好久，他忽然直视云中奇道：“那么你是教我脱离‘匕首会’了！” 　　云中奇捻捻苍白的胡子道：“老弟，我的意思就正是这样！”他满以为娄无畏听了他的 话，会改变主张了。 　　谁知并不如此。原来娄无畏在亡命的生涯中，早已对什么人，什么事都有了戒心。他心 想，云中奇虽然是“匕首会”的开山三老之一，但他到底是离开“匕首会”这么多年了，谁 知他在干什么？他如果觉得“匕首会”做法不对，为什么这些年来，他又不向“匕首会”提 出？这是一。其次关外正是满清统治者的巢穴，如果是在关内存身不易，又怎能在关外存 身？他想想，反而怀疑云中奇可能已与“胡虏”联结起来，哄骗自己了，谁知他所想的，却 想歪了。云中奇固然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但他却的确比“匕首会”看得远。他这一来，也 是好意，谁知娄无畏却冷冷地注视着他，突然朗然发声道：“多谢老前辈好意！关外我不 去！” 　　云中奇怔了一怔，也冷冷地注视着娄无畏，突然微噫一声：“老弟，既然这样，那我只 好走了！若有一天老弟想得通透，到关外依兰三姓的黄沙围来找我吧。如果找不到我，你就 说是找‘百爪神鹰’独孤老英雄来的，一定会找得到，见了他你就道我的字号好了。老弟， 你再想一想吧，我走了！”话声一完，只见云中奇早悄然无声地跃出墙外，墙外风声怒号， 风声中又传来燕山猿啼虎啸之声。娄无畏兀立如僵石，眼睛似定珠，那管夜寒霜重他竟这样 地在庭中站了大半个时辰！ 　　第二天娄无畏病了，发起高热，敢情是受了风露之欺？幸好那位“匕首会”的小党羽叫 做郑三的，夫妻二人，殷勤服侍，过了两天热竟退了一大半，只是身子还有点软软的。这两 天中，娄无畏既思索白须老者云中奇的话，又担心会被官差搜捕，害了人家，只想着病稍微 好一些后，可就得再继续亡命天涯。那一晚热退出多，正想第二天挣扎动身，谁知当天晚上 就出了事！ 　　当天晚上，娄无畏吃了药后，想睡竟睡不着，因为他想着明天又要亡命的事情。一直过 了午夜，方才觉得神思困倦，睡意朦胧，正在迷迷糊糊的当儿，猛听得屋顶上微微一响。娄 无畏是太极门名师的徒弟，耳目聪敏，一听就分辨出这不会是风吹落叶之声，而是夜行人出 没的音响，而且这夜行人的轻功，虽没有炉火纯青，可也有了七八成火候。 　　娄无畏正想起来，冷不防窗外飒然风响，一条白练也似的东西，直向自己的床上飞来。 娄无畏惊恐之中，可还忘不了太极门的手法。让镖头，撮镖尾，以“单鞭”之势，左掌微 张，右手一撮，便把一技小银镖撮在手中。当下一个鲤鱼打挺一直自床上飞下地面，一面随 手将银镖发出，口里嚷道：“好朋友，原件奉还！” 　　一镖打出，只听得外面铮然一声，似并没有打中人，落在地面去了。镖打出后，又见窗 外人影闪了两闪，然后哈哈大笑道：“是正点了，在这儿！”随着在笑声中，窜进了两条人 影！ 　　娄无畏情知必然是官府派来搜捕的人，他身上有病，又顾虑连累朋友，只吓得马上就出 了一身冷汗，可这一吓在他脑中只是电光石火般的闪过，跟着的却是痛恨清廷一步不肯放 松，而且事到临头，也不容他不作殊死的拼斗。 　　人影一落，娄无畏早狂吼一声，从身后拔出长剑（他的武器是什么时候也不离身的）， 凝神望时，只见对方两人都是五短身材，相貌也有点相似，敢情是一对兄弟。这两个人一个 拿着一根铁尺，一个拿着单刀，这是捕快们最常使的武器。 　　那两个人中年长的那个说道：“朋友，你落了单了，还是卖个江湖义气，跟我们去交差 吧，没的难为我们这些苦哈哈的兄弟！” 　　娄无畏圆睁双目，一声怒骂：“胡说，你们当官府鹰犬的也配说义气。大爷在这里，有 本事你就拿去。”说着便一步步地缓缓迎上前去，双睛注视对方，形状很是可怖。 　　那两人又笑道：“朋友，既是这样，那可怪不得我们严家兄弟要动粗了。“严家兄 荣”？他们这一报字号，娄无畏可也突然缓了一下脚步。 　　娄无畏突缓了一脚步，按剑而道：“哦，原来你们是严家兄弟，是北京城里的名捕头， 我失眼了！两位名捕头千里迢迢，跟踪来到这里，也太辛苦了，不才区区，真的不敢教朋友 们失望，真想跟随两位朋友回去交差，好使你们升官进爵！但，哼！……”娄无畏一拍长 剑，狞笑道：“我这位伙计可不答应！”原来严家兄弟，大的叫严振山，小的叫严振海，手 底下可也着实有些真功夫，在京城里颇有一些名望，曾捕获过好几个汪洋大盗。娄无畏一听 得他们自报字号，从心底里便憎恨起来，他最恼的便是替官衙做鹰犬的捕快。他顾不了自己 病还未痊，人还虚软，他可挺着剑便要硬斗这两位名捕头。 　　严家兄弟也一同狞笑：“好兄弟，有你的！你有伙计，我们也有伙计，兄弟，明年今 日，便是你的周年忌祭。” 　　说话一僵，两下里马上亮式开招，娄无畏一抖剑，刷的带着劲风，“白蛇吐信”向严振 山胸前便扎。严振山一举铁尺，“横架金梁”，直碰娄无畏的长剑，这一碰两人都斜斜地退 后几步。严振山心想：“看不出这小子面带病容，腕力竟还这样沉雄。”娄无畏也心想，这 家伙果然有两下子。 　　双方退后，又复进步，这番交手，大家都不敢轻敌，各自把全身功夫拿了出来。这一动 手，倒是旗鼓相当，严振山的铁尺，压、劈、砸、盖，虎虎生风；那严振海的刀法可又别有 邪门，他使的竟是左臂刀。江湖上使左臂刀的，必有一些独门的刀法，只见他这左臂刀使 开，崩、扎、窝、挑、删、斫、劈、刺，全是反着的招数。 　　但娄无畏也非易与，他长剑一领，便以以柔克刚的功夫，引开左臂刀，横截镣铁尺，绵 绵不绝，势如抽丝，展开了他十数年所学的太极剑法，当下各自展开精熟的招数，吞吐撒 放，抽式拆式，斗得很酣。 　　若论真实本领，严家兄弟虽然是北京名埔，虽然颇有真实功夫，也尽可对付江湖中好 汉，但拿来对付太极门的名家弟子，技业到底还略逊一筹。若然是在平时，娄无畏真的不难 将他们两人都一齐打败。 　　可是现在娄无畏是在病中，还幸刚才出了一身冷汗，精神却转好过来，但还是吃了虚弱 的亏，对方又是以两打一。挡得铁尺，还要顾着左臂刀。娄无畏竟是力不从心，眼看两人的 武功，原不是自己之敌，却给他们逼得无可奈何，不禁越杀越气，越气就越觉得晕眩，越递 不进招去。 　　片刻时辰，双方又走了三五十招，娄无畏的剑几乎几次都被严振山的铁尺砸着。娄无畏 越斗越烦噪，心一急便使出险招，故意卖个破绽，往前一个“反臂剑”，右手剑却又并未向 前吐出，只斜斜地伸展开去，门户大开，把胸膛“卖”给敌人。严振山蜇不放松，立刻“怪 蟒翻身”，铁尺径向娄无畏胸前便点，娄无畏却并不救招，沉肩提步，使出回马剑往后一斜 步，转用“玉女投针”，剑光如练，便奔严振山的心口扎来。 　　娄无畏剑挟劲风，猛向严振山心口扎去，严振山招数已经用老，无法撤回铁尺招架，急 右滑步，斜转身，跄跄踉踉地直调出去，饶是他退得快，右臂竟也给娄无畏的长剑撩了一道 口子，鲜血如注，只痛得滚地葫芦，直滚到门边。 　　娄无畏还待前迫，哪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严振海的左臂刀也疾如闪电地施展了 “连环进步三刀”，向娄无畏的身后劈来。“金刀挟风”赐蹬劈到，娄无畏不转脚步，“回 马剑”反转一撩，刚好搭上兵刃，两人又立刻拼斗起来。娄无畏刚才使出险招，精神紧张过 度，这次再斗，竟然觉得脚步虚浮，有点不稳了。而那边严振山竟然“鲤鱼打挺”负痛而 起，举起铁尺，又跄踉地奔来。 　　娄无畏正在心急，忽地只见严振山刚一前奔突又后倒；同时严振海也狂叫一声，跳出圈 外。原来在他们打斗时，郑三夫妇二人也已惊醒，严家兄弟不知道他们也是“匕首会”的小 党羽，只道他们是平常百姓，没有防备，不料便着了道儿。 　　郑三夫妇偷起来时，见他仍打斗得正酣，自知武功有限，而且胆子又小，本不敢出手。 这时见严振山打得滚到门边，不禁大喜，心想若不趁此出手，将来恐怕在会中被人礁不起， 于是双双一跃而出，郑三妻子的一柄匕首，掷中了严振山的后心，郑三腕力较强，他的匕首 也遥遥地掷中了严振海的右臂，给它划了一道很长的口子。 　　哪知严振山身负重伤，还有余勇，他竟狂吼一声，拼命跃起来，转身便去伤害郑三夫妇 的性命，郑三夫妇只是“匕首会”中的小脚色，会的只是几手粗浅架式，竟挡不住这临死之 前拼斗的严振山，只听得几声惨叫，敢情是给铁尺打得很重。 　　这边郑三夫妇是惨叫连声，那边娄无畏是声声入耳。他怕的就是连累人家，不料而今真 的连累了。他一急，也顾不得力倦精疲，鼓起一口气，挥剑如风，没头没脑地向严振海劈 去。严振海臂中匕首，也正自剧痛攻心，竟然抵挡不住，给他连劈几剑，倒在血泊中去了。 　　待娄无畏赶到郑三跟前时，只见三个人都已倒在血泊之中挣扎。想是严振山打倒了郑三 夫妇之后己精神涣散，支持不住了。 　　娄无畏上前验看，只见严振山眼皮微张，断断续续地说道：“好朋友，你赢了！但可别 得意，你们在江南的巢穴早给挑了！你也亮了相了，你不会逃得出去了！”他说完，一伸腿 就没了气息，面上可还带着狞笑。 　　娄无畏又再去摸郑三，只见郑三也张口嘶叫道：“我不中用了，你快走、走吧！我没敢 告诉你，昨天得来的消息，山东的老手窑是给他们毁了。你得赶快走，最好走到辽东去！” 他也伸腿跟着严振山去了。而他的妻子，更是早就断了气。 　　娄无畏看着一屋的死尸，不禁虎目中滴下泪来。他自己逃了命，可是却害了朋友了，而 且再也不能在关内立足了，云中奇的话又突像闪电股的在他脑中闪过。他突然动念：且试到 辽东去看看再说。欲知此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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